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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好找得很，什么地方冒炊烟，食
堂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钟声响起，食
堂就什么时候开饭。

古漆匠一路高兴着走了十多天，渐渐
地发现人们越来越不热情，心想自己毕竟
是外地人，进入四川就好了，那是自己家
乡人，不会像这些人这样抠收。

终于进入了四川境内，古漆匠兴奋着
加快了脚步。

又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了，古漆匠坐在

路边静心聆听着，他的耳朵在捕捉食堂吃
饭的钟声。

钟声终于响了起来，古漆匠急忙起身
向那个食堂奔去。

猛地，四处响起簌簌的脚步声，四山
上的人都在往食堂奔跑，男的、女的、老
的、少的，扛着劳动工具的大人，背着书包
的孩子……

比看热闹还要踊跃，比救火还要急
切，比打仗还要勇敢……

人们疾速奔跑着，一个接一个地超到
他的前面去，古漆匠不好意思奔跑，保持
着快步紧走的速度，自己毕竟是来混伙食
的客人。

那些人一个个都诧生生地看着他，有
的索性回过头来，愤怒地从嘴角飙出声
来：滚！

噫——什么态度？老子又不是叫花
子！古漆匠有些生气，但是他不敢发作，
只当没有听见，吃紧着脚步往食堂去。

终于到了食堂，只见人们在那里狼吞
虎咽，大部分人都吃完了，一个个舀着水，
细心地清理着碗里残存的食物。有个孩
子在大哭大叫：“老子没吃饱！老子没吃
饱！老子还要吃啊——还要吃啊——”

古漆匠吃惊地看着那孩子，看着那
些人，那些漠然的表情，他知道，这顿饭
是吃不上了。他摇着头，口水长长地流
了下来。

一个老太太走了过来，递给他一碗清
水，叹着气：“没有了，没有了，你来晚了，
要是上个月来的话，尽你吃，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啊——”

“我有钱的，我给钱。”
“唉——有钱也没用，有钱不买不卖

物啊——”
人们散了，刚才还闹嚷嚷的食堂，马

上变得冷冷清清，古漆匠灰溜溜地在食堂
外坐了一阵，心中五味俱全地站起来，目
光散淡着，默默地走了。

他垂头丧气地走着，天上的太阳好像
也饿了，懒懒地在云彩间打着瞌睡，古漆

匠奇怪地看着太阳，这时，他看见的是一
个无精打采的软塌塌的躺成椭圆形的太
阳……

古漆匠感到肚子饿得越来越厉害，脚
下也越来越没有力气，软瘫瘫地走几步歇
一下，歇一下又走几步。歇的时候，他非
常小心，不敢坐在矮处，怕起不来。

终于发现了一个耗子洞，古漆匠高兴
极了，找了根树枝就挖了起来，他知道耗
子有存储冬粮的习惯，希望能够挖出点吃
的来。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没几下就刨
了开来。可是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是
躺着八只刚出生不久还没开眼的小耗
子！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

他唉声叹气着，那些小耗子嗞嗞地叫
着，冷风呜呜地吹着。

古漆匠眼睛突然一亮，这小耗子，不
就是吃的吗？他顿时高兴起来：天无绝人
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啊——

捡些干柴烧起来，古漆匠一会儿叹着
气，一会儿笑着，咀嚼着他的美食：烧烤耗
子肉。

古漆匠回到家，老婆前几天已经死
了，他向邻居询问死因，邻居苦笑着：“你
说怎么死的？胀死的还是饿死的？你一
看不就知道了吗？”

他又去看他师父，师父已经死去几年
了，古漆匠跪在师父坟前，泪流满面：“师
父啊，徒儿不孝啊，徒儿欺师灭祖啊，徒儿
欠你的来生账啊，徒儿来生当牛做马再报
答你老人家啊——”

第二天，他带着女儿到老婆坟前磕了
头，哭着：“死了好，死了好啊——从此不
愁吃不愁穿无挂无碍啊——”哭了一阵，
他站起来擦着泪水，“对不起你啊，没法
了，死的去了，活的还得活，我只能带着女
儿走了，我得给女儿找条活路。”

古漆匠想了，怎么说都是贵州还要好
些，他只能回贵州去。他把房子托付给他
弟弟照看着，说，我先去一段时间，等到度
过了灾荒再回来。

回来的路上，见了不少死人，几乎每

个公里桩下都倒得有死人，开始时，他感
到很奇怪，慢慢一想就明白了，饿了，想歇
一歇，不敢坐矮处，于是坐公里桩上，怕起
不来，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起来。

古漆匠已经有了经验，他一路抓耗子，
捉老蛇。开始时还担心孩子怕吃，哪知道
那孩子见什么就吃什么，根本就不择食。

第十六章

古漆匠去老家时，在路上走了将近一
个月，回来时带着孩子，在路上走了两个
多月。回到居士堡的时候，阳生正在背诵
着课文：老弟，你忘本了，树老根多，人老
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你钱大气粗
腰杆壮，又有骡马又有羊，入社好像吃了
亏，穷人沾了你的光，手拍胸膛想一想，难
道人心喂了狼？你那时饿得像瘦猴，三根
筋挑着一个头，天下穷人心连心，收留你
家在咱村……

阳生看见古漆匠背着的那个瘦瘦的
女娃，马上大叫起来：“三根筋！三根筋！
来了一个三根筋！”

古漆匠笑着轻轻拍了他一下：“乱说，
这是妹妹呵，是古伯伯的女儿，不许乱开
玩笑，她有名字的，叫古千金。”

老先生笑着：“这名字取得好，千金，
重币也，百乘，显使也。好好好。”

古漆匠吃惊地看着老先生：“老先生
真是神仙了，我师父给取的名字，你竟然
全都知道了，你真的能掐会算啊。”

胡万氏笑古漆匠：“水打烂木柴，漂去
又转来。”

三个多月时间，古漆匠老了一大截，
眼窝深陷，两鬓花白，毛发枯焦。

大家问他回老家去的情况，古漆匠泣
不成声：“这边还好些啊。”

古千金进门时，胡万氏一把搂住：“可
怜的孩子啊，幺娘给你洗洗，看你这一头
的虱子啊——”

晚上，胡老幺悄悄问老婆：“你这样喜
欢这孩子，该不是有什么想法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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